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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耳


  
    
      　　李耳，字聃，又被尊稱為老子、老聃。春秋末年楚國人，為儒家創始人孔子求學求知過程中所拜訪的眾多師父之一。李耳，為周朝守藏吏，收有文子、蜎淵、尹喜等弟子。他主張述而不作，一法自然。因此原本不願意留下任何文字著作。無奈退休後，在往西遊歷的途中，被關令尹喜強留。要脅留下胸中塊壘，才願意放他出關。於是老子便留下了兩篇文章，即〈道經〉、〈德經〉，古代又稱為〈上經〉、〈下經〉。這種以「上下」為文章區隔的方式，又很好的為他原本不願留下著作的記載（孔子稱其「述而不作」），做了註解。依照春秋時代的取書名慣例，於是這本五千多字的書，便被稱為《老子》，而今則又稱為《道德經》。
    


    
      　　《道德經》約成書於前518年後至前509年以前。是中國古代四大經典名著之一，至今已經有數十種語言的版本流傳於世界各地之中。
    

  


  《老子》成書時間考


  　　對於先秦歷史人物的考證，《史記》的「列傳」往往是學者首先接觸，有時甚至還是唯一能接觸到的資料。但為數不少的學者們卻也往往在這第一道關卡，便由於總總誤解，而派生出許多不必要的猜測與推論，使得原本清晰、簡單的事實變為模糊與複雜了。有鑑於此，為了徹底解決《老子》一書的作者，以及《老子》的著作年代問題。因此，我們顯然有必要先從對〈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的詳細分析與解讀開始。其相關文字引如下：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


  　　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


  　　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 〈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從以上司馬遷關於老子的記載，我們可以得知以下的事實：



  　　一、老子，本名為李耳，字聃。楚國人，周朝守藏室之史。


  　　二、李耳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上、下篇，即兩篇。「言道德之意」亦與《老子》分為〈道經〉、〈德經〉及其內容所述相合。「五千餘言」的總字數描述更與今日任一版本之《老子》字數相合。


  　　三、李耳為孔子的老師之一。孔子曾為了向老子問禮，而專程前往周朝首都。


  　　四、司馬遷談完老子後，用「或曰」帶出了另一個楚國人：「老萊子」。這位老萊子「著書十五篇」，書的內容談論「道家」學說，而與孔子同時。司馬遷之意，似乎「老萊子」也被稱為「老子」，但兩人的著作明顯不同。


  　　五、司馬遷記載了一位也被稱為「老子」的周太史儋。這位周太史儋在孔子死後一百二十九年去見了秦獻公。孔子死於前479年，因此一百二十九年後即前351年。而秦獻公在位期間為前384年至前362年。因此這個記載明顯有誤。此外，司馬遷並以「或曰」記載了一個傳聞，這個傳聞以為這位周太史儋就是所謂的老子。而司馬遷也不能確定周太史儋是否就是老子。


  　　六、司馬遷接著周太史儋而記載了這位老子的兒子，以及其家譜。因此可知，李儋生了李宗，李宗擔任魏國的將軍，被封於段干。這裡從文章的先後順序以及人類的正常壽命可知，司馬遷所說李宗的父親是另一個被傳為老子其人的李儋而非老子李耳。且司馬遷既然已經說那位春秋時代的老子李耳已經「莫知其所終」，又如何會在戰國時代生了一個在魏國擔任將軍的兒子呢？而一個春秋時期的得道高人不在春秋時期生兒子，卻一直「等到」戰國時代才決定生一個兒子，這也絕不合情理。何況按照人類的正常壽命與常態，老子李耳既不可能活到秦獻公之時，也不可能到了那時還有能力「傳衍」後代。而老子李儋的活耀時間則與李宗相銜接，完全符合人類的正常生理週期與規律。同時這樣的結果，也符合司馬遷行文的先後次序。


  　　七、在蒙國擔任漆園吏的莊周與「梁惠王、齊宣王、楚威王」為同時人。「著書十餘萬言」，其所學博大，但「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因此按照司馬遷的認知，莊周看過了《老子》一書並深受其影響。其中提到的三王，其在位時間分別是：梁惠王在位期間為前369年至前319年 ，齊宣王在位期間為前319年至前301年 ，楚威王在位期間為前339年至前329年。


  　　於是我們從司馬遷的記載中，得知至少有三個人曾被認為是老子，一位是周守藏室之史李耳，一位是沒有官職的老萊子，另一位則是周太史儋。從這裡，我們又能歸納出一些有用的知識：


  
    	李耳與老萊子都是春秋時人。


    	李耳與老萊子都是楚國人。


    	李耳與老萊子都有各自的著作傳世。


    	李耳與老萊子都與孔子的生存時間有所交集，並且都是孔子的師傅之一。 


    	李耳與老萊子都被傳為老子的一個名字上的共同點是，老聃、老萊子都有「老」字。


    	李耳與周太史儋都被傳為老子的一個名字上的共同點是，聃、儋，兩字讀音相近。


    	李耳與周太史儋都是周朝的官員。


    	周太史儋見秦獻公為何被特別提出來一說呢？因為老子出關時往西而去， 周朝往西正是秦國。因此這又是兩人事蹟的一個交集點。同時老子李耳「往西」去之後，就「莫知其所終」了。而戰國時代魏國的位置卻是在周朝的東邊。也就是被傳為「老子」的兒子李宗所服務的國家。

  


  


  　　從以上的推斷可知，不管老子究竟是誰，這三個人之中，只有李耳不管是姓氏、名字、祖籍、經歷、創作緣由、著作書名、著作篇數、著作字數，是被記載的最詳細的一個。同時也是司馬遷這篇記載「老子」的傳記中，所有記載的元素中交集最多的一位，更是具備了所有元素的唯一一位。這個現象其實正透露出一個重要的信息。通常我們只有在不確定一件事、對一件事感到模糊時，才會以「描述特徵」的方式來試圖記起某件事。而這樣的描述特徵的方式，難免就會導致許多與特徵相符的人事物，成為可能的選項。而這裡只有李耳符合了所有的特徵，並且只有他才與其他兩人有交集之處，老萊子與周太史儋，不管從時代、名字、稱謂、職業、祖籍以至於去向，沒有任何一處是相關的。而春秋時代的人選比戰國時代多了一位，這在概率上正表示出「老子」生存於春秋時代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且按照常理，距離司馬遷的時代越近的人，他會被司馬遷記載的越詳細，因為司馬遷所可能獲得的相關資訊越多。但這裡所顯現出的結果卻並非如此，其中老萊子與周太史儋的生平都遠不如年代更早的李耳來得詳盡。果真李耳不是因為傳下了《老子》而讓人對其生平記載有了更好的保存，這一切便沒有了一個合理的解釋。 

  　　雖然從以上的推論，我們已經幾近可以確定所謂的《老子》的作者「老子」就是李耳，而不管其他兩人是否也都被稱為「老子」。因為這就好像春秋時代的孫武被稱為「孫子」、戰國時代的孫臏也被稱為「孫子」一樣。 每一個人只要條件符合都可以被稱為某一個稱謂，以「孫子」而言便是兩人都姓孫。因此，即便東周時代有更多的老子存在，我們也幾乎可以確定寫作《老子》的作者就是李耳。雖然我們還不能單從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記載，就完全確定了寫作《老子》的是哪一位老子。但根據最普遍性的原則，我們可以從歷代引文的產生時段，釐清《老子》也即《道德經》的真正作者究竟是三人中的哪一人。以下，我們就從先秦文獻中或者記載先秦人物言談的文獻中（文獻產生時間下限定為漢朝），對引文狀態進行探索。


  先秦諸子引文狀況


  　　老子李耳，官位並不顯赫，甚至不過是一位周朝的「守藏室之史」，不是一國史官、不是一國司馬、更不是一國宰相，但他卻受到孔子的敬重，被孔子求教問禮， 更受到當代人的推崇。如果李耳的言、行並沒有獲得傳播，我們不免要懷疑為何一個在周朝擔任守藏室之史的楚國人可以在當世獲得那麼多的敬重。以下我們將先秦諸子與當時重要人物所有引用《老子》的言談做了統計：


  
    
      	
        引用者

      

      	
        時間

      

      	
        出處與備註

      

      	
        引用章節

      

      	
        稱謂

      
    


    
      	
        李耳

      

      	
        《老子》成書日前後 

      

      	
        〈列子．力命〉老聃對關尹說。

      

      	
        73

      

      	
        老聃

      
    


    
      	
        叔向

      

      	
        前514年秋季至前509年前 

      

      	
        〈說苑．敬慎〉叔向對韓平子說。

      

      	
        43、76

      

      	
        老聃

      
    


    
      	
        伍子胥

      

      	
        前485年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伍子胥對吳王夫差說。

      

      	
        12

      

      	
        

      
    


    
      	
        孔子

      

      	
        前479年四月己丑日前 

      

      	
        〈尸子．處道〉引仲尼說。

      

      	
        47

      

      	
        

      
    


    
      	
        文子

      

      	
        

      

      	
        《文子》：〈九守〉、〈下德〉、〈上仁〉、〈上義〉、〈上德〉、〈上禮〉、〈守弱〉、〈自然〉、〈符言〉、〈微明〉、〈道原〉、〈道德〉、〈精誠〉

      

      	
        1、2、3、5、6、9、12、14、15、16、19、20、25、29、31、35、38、39、42、43、47、52、54、55、56、57、58、60、64、65、66、70、71、73、76、77、79、80、81

      

      	
        

      
    


    
      	
        列禦寇

      

      	
        

      

      	
        《列子》：〈天瑞〉、〈力命〉、〈黃帝〉

      

      	
        6、14、41、73、76

      

      	
        老聃

        老子

        黃帝書

      
    


    
      	
        莊子

      

      	
        約楚威王時

      

      	
        《莊子》：〈胠篋〉、〈天下〉、〈在宥〉、〈庚桑楚〉、〈寓言〉

      

      	
        13、28、36、41、55、78、80

      

      	
        老聃

        老子

      
    


    
      	
        尸佼

      

      	
        前338年左右數年間 

      

      	
        《尸子》：〈勸學〉、〈處道〉

      

      	
        14、47

      

      	
        

      
    


    
      	
        尉繚子

      

      	
        約前369年至前319年 

      

      	
        銀雀山竹簡〈尉繚子．兵談〉 

      

      	
        12

      

      	
        

      
    


    
      	
        田駢

      

      	
        約前319年至前301年 

      

      	
        〈淮南子．道應〉田駢對齊王說。

      

      	
        14

      

      	
        老聃

      
    


    
      	
        慎到

      

      	
        

      

      	
        〈慎子．外篇〉

      

      	
        22、23、24、39、42、74、77

      

      	
        

      
    


    
      	
        顏斶

      

      	
        前311年至前301年 

      

      	
        〈戰國策．齊策四．齊宣王見顏斶〉顏斶對齊宣王說。

      

      	
        39

      

      	
        老子

      
    


    
      	
        蘇秦

      

      	
        前339年至前329年 

      

      	
        〈史記．蘇秦列傳〉蘇秦對楚威王說。

      

      	
        64

      

      	
        

      
    


    
      	
        尹文

      

      	
        約前300年前數年至前284年 

      

      	
        《尹文子》：〈大道上〉、〈大道下〉、《群書治要》本〈尹文子．大道〉

      

      	
        57、62、74

      

      	
        老子

      
    


    
      	
        呂不韋門下客

      

      	
        前239年 

      

      	
        《呂氏春秋》：〈制樂〉、〈樂成〉、〈君守〉、〈別類〉

      

      	
        41、47、58、71

      

      	
        

      
    


    
      	
        鶡冠子

      

      	
        約趙悼襄王後 

      

      	
        《鶡冠子》：〈世兵〉、〈備知〉

      

      	
        29、58

      

      	
        

      
    


    
      	
        韓非

      

      	
        前233年前 

      

      	
        《韓非子》：〈六反〉、〈難三〉、〈解老〉、〈喻老〉

      

      	
        1、3、14、17、22、26、27、33、36、38、41、46、47、50、52、53、54、55、58、59、60、63、64、65、67、71

      

      	
        老聃

        老子

      
    

  


  　　依據上表資料統計可知：



  　　春秋時代引用《老子》者，除文子外 ，共有4人，分別是：李耳（老聃）自己、叔向、伍子胥、孔子。所涉及的章節共有5章，涵蓋〈道經〉、〈德經〉。


  　　戰國時代引用《老子》者，共有13人以上 ，分別是：文子、列子、莊子、尸佼、尉繚子、田駢、慎到、顏斶、蘇秦、尹文、鶡冠子、呂不韋門客數人、韓非。所涉及的章節共有59章，涵蓋〈道經〉、〈德經〉。其中文子個人引用遍及39章、韓非個人引用遍及26章，兩人以外的所有人引用遍及27章。《文子》、《尹文子》、《韓非子》的引用都屬於引用加上註釋、說解的形式，屬於古代早期註解經典的形式。


  　　直接稱引老聃者共7次 、稱引老子（《老子》）者共11次 ，既稱引老聃又稱引老子者有《莊子》、《列子》與《韓非子》三書。除《列子》又稱引《黃帝書》一例外，沒有其他引文稱引超出「老聃、老子」之外者。


  　　整個春秋戰國時代，自《老子》面世後，在目前可見的文獻中，共有達17人以上在言談、文章中引用了《老子》的話。涉及篇章共59章，稱引次數達128次。


  　　其中老子李耳引用自己文句的一例，可以說是《老子》被引用的最早例子。而這一點與產生於「前515年四月以後至前512年八月以前」的《孫子兵法》 之於孫子是相同的。孫子在前512年見吳王闔閭時，在應闔閭要求而演練美姬後，便曾說：「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其中「君命有所不受」正引自〈孫子兵法．九變〉。


  　　至於第二例叔向的引用實例，則不僅一次將不是老聃的老萊子排除了，更將生於戰國時代的周太史儋也給排除了。關於叔向引用此話的年代考證，可見以下引文：


  　　


  　　〈孫子兵法論正．先秦諸子與孫子〉：


  　　叔向引《道德經》：


  　　〈說苑．敬慎〉：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叔向即羊舌肸，羊舌氏一族被滅之日期史有明載。〈史記．趙世家〉：「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左傳．昭公二十八年〉：「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晉頃公十二年、魯昭公二十八年是前514年，也就是專諸刺王僚的後一年。〈左傳．昭公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叔向在魯襄公十一年（前562年）首次出現於《左傳》，最後一次出現於《左傳》是在魯昭公十五年（前527年），而韓平子韓須為韓宣子韓起之子。


  　　根據〈韓非子．內儲說下〉、〈說苑．權謀〉記載，叔向有用計使周人殺萇弘之事，而萇弘根據〈左傳．哀公三年（前492年）〉記載，被周人殺於該年六月癸卯，因此叔向之死在此之後。韓平子韓須之子為韓簡子韓不信，〈左傳．定公元年（前509年）〉已記載：「春，王正月，辛巳。……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換言之，韓平子在前509年前已經逝世。因此叔向與韓平子之對話僅能發生於前514年秋季至前509年前。考量到古代書籍流傳的速度並非如今日般瞬息可就，且叔向說此話時既已年歲八十，又言稱「老聃」並顯然已對《道德經》有深刻體會。因此可推知，《道德經》的成書日期早於《孫子兵法》。至於伍子胥與吳王夫差的對談則發生於前494年。由此可見，孫武也有極大的可能在寫作《孫子兵法》之前看過老子的《道德經》。至於是否受到老子的影響，則不可知。


  　　


  　　由此可知，《老子》一書成於前514年秋季至前509年以前。


  　　對於上表，筆者作最後一點補充。不僅《老子》出書後就開始被一些精英份子所引用，與其出書時間幾乎不分先後的《孫子兵法》也有同樣的情況，甚至引用者更多。製表如下：


  
    
      	
        書名

      

      	
        春秋時期引用者

      

      	
        戰國時期引用者

      
    


    
      	
        老子

      

      	
        李耳、叔向、伍子胥、孔子

      

      	
        文子、列子、莊子、尸佼、尉繚子、田駢、慎到、顏斶、蘇秦、尹文、呂不韋門客、鶡冠子、韓非

      
    


    
      	
        孫子兵法

      

      	
        孫武、鄧析、伍子胥、程本、范蠡、秦越人

      

      	
        文子、吳起、穀梁赤、墨翟、莊子、商鞅、孫臏、尉繚子、慎到、趙武靈王、尹文、周武公、獻書秦王者、白起、侯嬴、荀況、呂不韋門客、鶡冠子、韓非

      
    

  


  　　由上表可見，同時引用《老子》與《孫子兵法》者，春秋時期有「伍子胥」一位，戰國時期有「文子、莊子、尉繚子、慎到、尹文、鶡冠子、呂不韋門客、韓非」八位以上。由此可見，這兩本書一出版即具備經典的典範，因此不僅春秋時期動輒引用《易》、《詩》的菁英份子們樂於引用兩書，戰國時期的引用狀況更是普及。由於兩書具有「春秋末年成書、成書後即受到高度重視、篇幅都在五千多字」等共同特點，因此純就統計概率來看兩書在被引用一事上在東周時代的分佈特徵，也能為《老子》的成書時間又得到一個統計概率上的支持。以統計概率而論，由於這兩本書都成書於春秋末年，因此兩本書在春秋時期的引用量，除非有特殊原因， 否則理論上不該超過戰國時期。就《老子》一書春秋時期引用與戰國時期引用的比率為：4：13（以上），春秋約佔30%；而《孫子兵法》則為：6：19（以上），春秋約佔32%。統計數字，無疑從另一個側面，加強了《老子》成書於春秋時期的結論。 


  　　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可知，老子有三個人選，但老聃只是李耳的別稱。李耳，字聃。所謂「聃」，〈說文解字．耼 〉：「耳曼也。从耳冉聲。」清．段玉裁註：「耳曼也。曼者，引也。耳曼者，耳如引之而大也。……〈史記．老子列傳〉曰：姓李氏，名耳，字耼。」李耳，名耳而字聃，符合東周時代「見名知字」的命名規律。 

  　　同時我們再從古代師承的角度來看誰是老子，我們也能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漢書．藝文志〉記載：「《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關尹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其中文子與孔子同時，因此兩人都在時間上符合了《老子》的作者是李耳的特徵；蜎子是楚國人，這在地域上符合了「老子」是李耳、老萊子的特徵；尹喜雖然名義上不是老子的弟子，但實際上就是老子的弟子，不管是不是，尹喜只被記載為春秋時人而與李耳同時，並未被傳為是戰國時人；因此，關於尹喜與李耳的事蹟，符合老子是春秋時人的特徵。同時，如果寫作《老子》的「老子」是周太史儋，那麼他西去見秦獻公執行周王交付給他的祝賀秦公任務一事，有什麼「魅力」竟讓一個關令願意拋棄職守而追隨他呢！何況，他去見秦獻公難道就再也沒有返回周朝了嗎？如果他返回了周朝，那麼周朝要怎麼處置這個隨意拋棄職守的關令？而周太史儋又怎麼可能違背情理、事理而讓尹喜追隨呢！甚至關令尹喜怎麼敢強留正奉命前往秦國執行周王所交派任務的周太史儋寫完一本書後，才放他走呢？因此尹喜身為周朝掌管西去秦國的關令這一身份，符合了老子西去（秦國）的事蹟；尹喜拋棄關令職務，追隨老子而去，則不僅符合老子西去的記載，更與周太史儋見秦獻公的目的相牴觸。同時，如果沒有關令尹喜藉著關令的職權強迫李耳寫作，以作為放行的條件， 也就不會有《老子》傳世。 正是因為《老子》來自於李耳自己的創作，因此雖然老子其時已有弟子如文子、蜎子甚至孔子等人，但書中沒有一句提及其與弟子們的交談，傳世版本中更不見任何的「老子曰」字樣，而這一點有別於由孔子弟子編輯而成的《論語》一書的特徵。 同時，由於李耳寫下《老子》之後，就「莫知其所終」了，因此可知文子、蜎子等弟子都是李耳在這之前收的，否則李耳往後的行蹤也就不可能會是「莫知其所終」了！

  　　按照〈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集解〉註：「徐廣曰：實百一十九年。」據〈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及〈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則孔子卒於前479年。那麼往後推129年，當前351年。但據〈史記．周本紀〉：「安王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為顯王。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及〈史記．秦本紀〉：「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𦓞𦓗。」周烈王二年、秦獻公十一年，當前374年。由此可見，周太史儋「首次」見秦獻公的時間記載，在《史記》中也是有幾種版本的。此外，周顯王五年（前364年）周朝又賀秦獻公，至周顯王九年（前360年）則「致文武胙」於秦孝公。由此可知，司馬遷所謂一百二十九或一百一十九年的說法當是指周顯王九年之事。

  　　但不管周太史儋究竟哪一年去見了秦獻公，並且往後又見了幾次面。周太史儋都是去執行周王所交付的任務的，他必須返回周朝回報。僅是這一點就與老子跟關令尹喜兩人互動的記載有別。因為老子西去之後，關令尹喜便拋棄職務，追隨老子而去。同時老子的行蹤，也從此就「莫知其所終」了。這幾點，都不是周太史儋所能做到的。因為關於周太史儋「西去」秦國的記載，都與其「任務」有關，都能「知其所終」！


  　　我們從東周時期《左傳》的傳承路數，也可以看出師傅與弟子之間總是存在著一些師徒以外的關係：


  左丘明（魯國人，著《左傳》）→曾申（魯國人）→吳起（衛國人，曾仕於魯國，死於楚國。著《吳子》）→吳期（吳起之子）→鐸椒（楚國人。著《鐸氏微》）→虞卿（趙國宰相。著《虞氏微傳》、《虞氏春秋》）→荀況（趙國人，曾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楚國蘭陵令。著《荀卿子》）→張蒼（漢丞相北平侯。著《張蒼》） 


  　　由以上《孫臏考》的引文可知，左丘明與弟子曾申都是魯國人，吳起為了在魯國擔任將軍，拜了曾申當老師，於是《左傳》便在魯國被傳給了吳起；吳起離開魯國後前往魏國服務，最後轉到楚國服務，但吳起後來因楚悼王逝世而驟然被貴族殺害，於是《左傳》便在楚國自然傳給了吳起的兒子吳期，吳期接著將此書傳給了楚國人鐸椒；虞卿雖不知何國人，但明顯由於鐸椒是楚威王的師傅，因此不可能隨意流動，而只能於楚國將此書傳給虞卿；虞卿到了趙國當宰相後，又將此書傳給了趙國人荀況。

  　　從這一師承路線，我們看到了師傅與弟子之間總是存在著地域關係，至於他們必然是同一時代的人，更是一個基本常識問題。由此可見，蜎子身為老子弟子而為楚國人，當與老子本身就是楚國人有一定的關係，因為作為老子的弟子之一的孔子是從魯國往周朝問禮的，而李耳據記載只在楚國與周朝待過；文子身為老子弟子，又與孔子同時，則表明《老子》的作者就是李耳。但周太史儋卻明顯不知是何國人，也不可能有文子這個春秋時代的弟子，更不可能被春秋時代的關令所留下！而關令也不敢強留一個正在奉周王之命前往秦國祝賀的史官，留下來寫完書再走。

  綜合以上關於老子身份特徵的論述，製表比較如下：


  
    
      	
        姓名

      

      	
        字

      

      	
        時間

      

      	
        地域

      

      	
        職業

      

      	
        弟子

      

      	
        著作

      

      	
        事蹟

      
    


    
      	
        李耳

      

      	
        聃

      

      	
        春秋

      

      	
        楚國

      

      	
        周朝守藏室之史

      

      	
        孔子、文子、尹喜

      

      	
        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與孔子、文子、尹喜有交談之記載

      
    


    
      	
        老萊子

      

      	
        ？

      

      	
        春秋

      

      	
        楚國

      

      	
        ？

      

      	
        孔子

      

      	
        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與孔子有交談之記載

      
    


    
      	
        周太史儋

      

      	
        ？

      

      	
        戰國

      

      	
        ？

      

      	
        周朝太史

      

      	
        

      

      	
        

      

      	
        與秦獻公有交談之記載

      
    


    
      	
        孔丘

      

      	
        尼

      

      	
        春秋

      

      	
        魯國

      

      	
        魯國宰相

      

      	
        

      

      	
        

      

      	
        與老子、老萊子有交談之記載

      
    


    
      	
        文子

      

      	
        ？

      

      	
        春秋

      

      	
        ？

      

      	
        ？

      

      	
        

      

      	
        

      

      	
        與老子、周王 有交談之記載

      
    


    
      	
        蜎淵

      

      	
        ？

      

      	
        ？

      

      	
        楚國

      

      	
        ？

      

      	
        

      

      	
        

      

      	
        

      
    


    
      	
        尹喜

      

      	
        ？

      

      	
        春秋

      

      	
        ？

      

      	
        周朝關令

      

      	
        

      

      	
        

      

      	
        與李耳有交談之記載

      
    

  


  


  　　綜合以上所論，我們得出結論：《老子》為春秋末年李耳所著，成書下限為前514年秋季至前509年以前。

  至於此書的成書上限，則可以一事推知。根據司馬遷記載李耳是在離開周朝的關口時才寫下《老子》的，而孔子曾經在周朝問禮於李耳。如此一來，孔子問禮時，李耳必仍在周朝，而《老子》亦尚未成書。如此可知，孔子問禮時間可為《老子》一書成書之上限。


  　　〈史記．孔子世家〉：

  　　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鬥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


  　　孟釐子死於魯昭公二十四年， 當前518年，此年孔子34歲。由於南宮敬叔拜孔子為師是在孟釐子死後的事，而孔子前往周朝問禮是在南宮敬叔拜師以後的事，因此可知前518年是孔子前往周朝問禮於李耳的上限。而司馬遷稱孔子35歲時因魯國內亂而前往齊國。可見孔子見老子問禮在前518年至前517年之間。如此，則《老子》一書的成書上限，可以定於前518年後。

  　　〈說苑．反質〉記載：「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當孔子見老子時已經34歲了，因此孔子嘆說「道難行」，考量其時孔子的事蹟，顯然這樣的感嘆與其年紀與環境氛圍相合。

  　　根據〈莊子．天運〉：「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似乎是另一則關於孔子見老子的記載，其實《莊子》一書多處嘲諷孔子， 此則亦不例外。蓋據〈論語．為政〉記載：「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子自稱「五十而知天命」，莊子為嘲諷孔子，因此刻意說孔子年過「五十」而「不聞道」。不聞道，又如何能知天命？


  　　綜合以上論述，可知：《老子》作者為李耳，書成於前518年後至前509年以前。


  
    
      〔註解〕----------------------------------------

       《戰國史料編年輯證》頁39-50。
    


    
       《戰國史料編年輯證》頁51-62。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正義〉註：「《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

    


    
       譬如如果以孔子為此原因，那麼將無法解釋為何同為孔子老師的老萊子的資訊卻不如李耳來得詳盡。而史書子籍中，身為孔子的老師，而被記載的最詳盡者就是李耳，其次是也著書立說的萇弘，接著才是老萊子與其他人。

    


    
       根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戰國時代就有兩位孫子。除孫臏外，另一位為道家類著作「孫子十六篇」的作者，班固於此書下註曰：「六國時」。

    


    
       除司馬遷的記載表明孔子曾問禮於李耳外，〈呂氏春秋．當染〉亦稱：「非獨國有染也。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而〈尸子．處道〉記載仲尼暗引《道德經》四十七章「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一語，此外〈論語．泰伯〉：「子曰：民可使由之，不可使知之。」此一愚民思想同於《道德經》六十五章：「故曰為道者，非以明民也，將以愚之也。民之難治也，以其智也。」、〈論語．為政〉：「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同於《道德經》七十一章：「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是以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

    


    
       據上引〈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老子到達關口時遇到關令尹喜，尹喜強迫老子著書而成《老子》。〈莊子．天下〉將「關尹、老聃」視為具有同一思想之人，〈呂氏春秋．審己〉「關尹子」高誘注：「子列子賢人体道者，請問其射所以中於關尹喜。關尹喜，師老子也。」故知此處之關尹即關令尹喜之省稱，如此則此段對話當發生於《老子》成書前後始為合理。

    


    
       《孫子兵法論正》，頁180-181。

    


    
       據〈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記載，此段對話發生於勾踐十二年，當前485年。

    


    
       孔子死於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當前479年。因此這段對話必發生在其死前。

    


    
       尸佼為商鞅幕僚，商鞅死後，尸佼逃入蜀國。商鞅死於前338年。《尸子》一書或是尸佼逃入蜀國後所寫的，或是投效商鞅時即已殺青。因此其成書時間可以界定為前338年左右數年間。

    


    
       〈尉繚子．天官〉曾記載梁惠王與尉繚子的對談，魏惠王在位期間據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考證，為前369至前319年。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田駢，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因此可知，田駢所對談的齊王即齊宣王。另據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考證，則齊宣王在位時間為前319至前301年。

    


    
       此段對話，顏斶身為諫臣向齊宣王提到了「昔者秦攻齊」事件。戰國時代，秦攻齊的實例不多，發生於齊宣王前的有兩件，一件發生於齊威王時，當前323年，是為「抗秦之戰」。詳見《孫臏考》頁62-70。此戰秦惠王、張儀趁著大勝魏國的威勢，想要一舉東進挫敗齊國，齊威王派遣匡章為將軍，孫臏為軍師，率軍反擊，大獲全勝。秦惠王更因此「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既然如此，顯然這一個實例無法有效讓齊宣王知所警惕。第二件發生於前312年，是為濮上之戰。此戰，秦軍方面由號稱「智囊」的嬴疾（樗里疾）率領韓、魏聯軍大舉進攻齊國，一路打到濮上，大敗齊軍，齊軍主將匡章敗走，副將田聲戰死。此戰正當齊宣王之時。若以人性而論，齊軍方才大敗，齊宣王不可能不知所警惕，必是此事件發生已久，為齊宣王所「淡忘」，因此有顏斶的諫言。因此可知這段對話當發生於前311年（前312年濮上之戰後）至前301年之間。

    


    
       楚威王在位期間為前339年至前329年。由於這期間蘇秦實未配六國相印，因此實際上的時間必然展延。此處「暫時」就楚威王在位期間做一記錄。

    


    
       〈說苑．君道〉記載尹文與齊宣王的對談，〈呂氏春秋．正名〉則記載尹文與齊湣王之對談，由此可見尹文活耀於兩位齊王在位期間。〈尹文子．大道上〉 曾提及田駢、彭蒙等稷下學宮的學士，而稱田駢為田子、宋鈃為宋子，根據司馬遷記載田駢、接予、慎到、環淵皆為齊宣王時的學士，並且孟子在齊宣王在位時遊歷齊國也曾與宋鈃對談，故可以確定尹文當活動於齊宣王中年至齊湣王一朝之學士。〈漢書．藝文志〉：「《尹文子》一篇。」班固註：「說齊宣王。先公孫龍。」由此可見，《尹文子》的內容主要記載其與齊宣王之對談，因此此書成書時間，以齊宣王至齊湣王在位期間為最大可能。齊湣王在位時間，據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考證，當前300至前284年。

    


    
       據〈史記．呂不韋列傳〉記載呂不韋發佈《呂氏春秋》的時間約為秦王政元年至七年之間，即前246年至前240年。另據〈呂氏春秋．序意〉：「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秦八年，即前239年。則《呂氏春秋》當成書於前239年。

    


    
       由於趙悼襄王是《鶡冠子》提到的最後一位歷史人物，而趙悼襄王在位期間為前244年至前236年，因此《鶡冠子》當成於此後。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為臣。」秦始皇十四年當前233年。

    


    
       文子，據〈漢書．藝文志〉：「《文子》九篇。」班固註：「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儘管周平王有可能是古籍流傳過程中被誤改或竄改的結果，譬如周平王可能是「晉平公」之誤，然而書中提到「師曠、莫邪、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墨子無煖席」諸事，雖然孔子、墨子本傳為同時之人，論其時間也與老子的弟子所處時間相合。但由於《文子》屬於最早的一本註釋《老子》的著作，因此引文量龐大，為免爭議，暫時將他下移於戰國時代。

    


    
       因呂不韋門客是一個不確定的數目，但可知必在一人以上，因此稱13人以上。

    


    
       《孫子兵法論正》頁273-278。

    


    
       這7次分別是：〈說苑．敬慎〉叔向對韓平子說引老聃，〈列子．力命〉記載老聃對關尹自引，〈列子．黃帝〉引老聃，〈莊子．天下〉引老聃，〈韓非子．六反〉引老聃，〈淮南子．道應〉田駢對齊王說引老聃。此外，〈列子．黃帝〉記載楊朱遇老聃，而老子對楊朱說，因此也算一例。

    


    
       這11次分別是：〈莊子．庚桑楚〉引老子，〈莊子．寓言〉引老子，〈列子．黃帝〉老子對楊朱說自引，〈慎子．外篇〉三引老子，〈戰國策．齊策四．齊宣王見顏斶〉顏斶對齊宣王說引老子，〈尹文子．大道上〉、〈尹文子．大道下〉各引一次，《群書治要》版〈尹文子．大道〉引一次（三次引文章號各不同），〈韓非子．難三〉引老子。不計《文子》之例，乃因世傳《文子》中的「老子曰」多為後人所加，早期的版本並沒有，因此無法統計。

    


    
       《孫子兵法論正》頁322。

    


    
       《孫子兵法論正》頁180-181。

    


    
       《孫子兵法論正》頁171-241。

    


    
       譬如春秋以後就失傳了。但一本普及的經典讀物，遇到這種狀況的可能性極低。

    


    
       郭店竹簡甲乙丙三種版本共計牽涉到31個章節，將《鶡冠子》前之戰國中期前引文所牽涉章節與郭店竹簡的31章進行交集比對：不含《文子》，則兩者只有4章交集；含《文子》，則兩者有19章交集。不含《文子》共計引用23章，卻只有4章交集；含《文子》共計引用49章，卻只有19章交集。統計結果從一個側面證明了：郭店竹簡《老子》只是一個節選本。至於帛書版的篇序與今本相反，則更是一個校勘過程中常見的現象，篇序錯置普遍發生於先秦諸子書如《孫子兵法》、《六韜》、《呂氏春秋》中。因為《老子》只有兩篇，因此發生篇序錯置的錯誤後，便被學者誇大而成為一種成書年代的證據，其實對於先秦古籍篇序錯置的認知不過是校勘學的基本知識罷了。

    


    
       聃、耼，古通。又作「耽」（〈呂氏春秋．不二〉），此諸字同音通假，因此周太史「儋」也由於其所服務的國家、博學的身份、名字讀音與李耳相近或相同，而被傳為老子。

    


    
       清朝王引之《經義述聞》。

    


    
       〔〕內註文為班固自註。

    


    
       不放李耳出關，正是一個關令可以強留李耳、脅迫他寫下《老子》的最直接辦法。非如此，則想要強迫李耳寫作，卻沒有任何具體的措施可以脅迫，而最終卻也能讓李耳寫下《老子》，便不免讓人覺得矯情、不合常理。矯情的態度正與《老子》一書所表現出的態度、思想背道而馳。而關令不放行，迫使李耳寫下《老子》作為交換，不失為一自然而合理之事。

    


    
       〈論語．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即老子、彭即彭祖。由此可見，老子原本「述而不作」，這一點又與關令尹喜「逼迫」老子留下著作一事吻合。因為如果不是老子「述而不作」，哪裡需要關令尹喜脅迫他，他才願意留下著作呢！同時，由於老子是被迫倉促留下了著作，因此書中完全沒有提及任何他與弟子的對談，同時整本五千多字的書也只分為兩篇，這些特徵也都與相關的記載相合轍。

    


    
       《論語》一書不僅有孔子獨白、描述孔子言行如「子之所慎、子不語」的內容，更多的是孔子與弟子們的交談記錄。甚至某些篇章完全沒有孔子的身影，而僅餘孔子弟子的言論記載。這些特徵，都與《老子》一書，以及同樣是春秋末年著作的《孫子兵法》大相逕庭。

    


    
       〈孫臏考．孫臏師承考〉，《孫臏考》頁215。

    


    
       周王，〈漢書．藝文志〉：「《文子》九篇。」班固註曰：「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則班固所見《文子》已稱文子所交談者為「周平王」。實則古籍流傳過程中，存在著將模糊之資訊改為精確之資訊的變動。譬如原本中的「齊王」可能變為「齊威王、齊宣王」，變動後是否正確端賴變動者的史學知識是否正確而定。由於文子生前與周王交談，除非其死期在周王之後，否則不可能知道周王廟號為何。因此原本當作「周王」，「周平王」乃後人為神其說而改。因文子乃春秋末年老子弟子，焉能與周平王交談！而文子與周王交談，也符合其身為周朝官吏老子弟子之身份。畢竟以當時的制度禮節而言，並非人人都可與周王交談的。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春，王三月，丙戌，仲孫貜卒。」仲孫貜即孟禧子、孟釐子。

    


    
      　如〈莊子．天道〉記載孔子想去周室藏書，結果反而是弟子子路指導孔子說周朝藏書官為老聃，要孔子前往試試看。結果老聃不想見孔子，於是孔子就把十二經都給燒了，這才見到老子。又如〈莊子．天地〉篇記載子貢前往楚國，路遇為圃者，看他辛苦，想要教他用機械來省力，結果自稱「孔丘之徒」，反被諷刺「賣名聲於天下者」。總之，孔子在《莊子》一書中的形象甚差，且多數言及孔子之處都意在反諷。因此〈莊子．天運〉篇以此反諷孔子，既非孤例，其意圖亦甚明顯。說是五十一就是剛過了五十的意思，一個「一」就「戳破」了「謊言」，諷刺意味濃厚！以事實論，魯定公十年，齊、魯夾谷之會而孔子為魯國宰相，此年孔子年五十二。如此則其前年焉有閒暇前往周朝問禮於老子！故知莊子所言乃諷刺之語也。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所徼。
  


  
    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玄。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
  


  
    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而不為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處。
  


  
    夫惟不處，是以不去。
  


  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為無為，則無不為矣。
  


  四章


  
    道盅而用之，又不滿。淵兮，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虛而不詘，動而俞出。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七章


  
    天長地久。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不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八章


  
    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政善治，
  


  
    事善能，動善時。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㪜而棁之，不可長保。
  


  
    金玉滿室，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成名功遂，身退，天之道。
  


  十章


  
    載營鲸袌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活國，能無以知乎？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以為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十一章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何謂寵辱若驚？
  


  
    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苟吾無身，吾有何患？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
  


  
    愛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一者，其上之不皦，其下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是謂芴芒，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執古之道，可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十五章


  
    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夫惟不可識，故彊為之容。曰：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
  


  
    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
  


  
    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
  


  
    孰能濁以靖之而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而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而不成。
  


  十六章


  
    至虛極，守靖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凡物綊綊，各歸其根，歸根曰靖，靖曰復命。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
  


  
    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哉。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十八章


  
    大道廢，焉有仁義；
  


  
    智慧出，焉有大偽。
  


  
    六親不和，有孝慈；
  


  
    國家昏亂，有貞臣。
  


  十九章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為文而未足也，故令有所屬。
  


  
    見素袌朴，少私寡欲。
  


  二十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荒兮其未央！
  


  
    衆人熙熙，若享太牢，若春登臺。
  


  
    我獨鲸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咳。
  


  
    儡儡兮其不足以無所歸。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
  


  
    沌沌兮，俗人皆昭昭，我獨若昏；俗人皆詧詧，我獨若閔閔。
  


  
    淡兮其若海，飄兮似無所止。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圖。
  


  
    吾獨欲異於人，而貴食母。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芒惟芴。
  


  
    芴兮芒兮，其中有象；芒兮芴兮，其中有物。
  


  
    幽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吾奚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正；
  


  
    窪則盈，敝則新；
  


  
    少則得，多則惑。
  


  
    聖人袌一，以為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也哉？誠全而歸之。
  


  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崇朝，驟雨不崇日。
  


  
    孰為此者？天地也。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
  


  
    從事於得者，得者同於得；
  


  
    從事於失者，失者同於失。
  


  
    於道者，道亦得之；
  


  
    於得者，得亦得之；
  


  
    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
  


  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寞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故彊字之曰道。
  


  
    彊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尊。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二十六章


  
    重為輕根，靖為躁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其輜重，
  


  
    雖有榮觀，宴處超然。
  


  
    如之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二十七章


  
    善行者無徹迹，善言者無瑕謫，善數者無籌策，
  


  
    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人無棄人；
  


  
    常善救物，故物無棄物。是謂襲明。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此謂要妙。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大制無割。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夫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凡物或行或隨，或噤或吹，或彊或剉，或培或墮。
  


  
    是以聖人去甚、去泰、去奢。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彊焉。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疆。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三十一章


  
    夫美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憺為上。
  


  
    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
  


  
    樂之者，是樂殺人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
  


  
    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勝者，則以喪禮處之。
  


  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
  


  
    勝人者有力也，自勝者彊也。
  


  
    知足者富也，彊行者有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亡者壽也。
  


  三十四章


  
    大道汎汎兮，其可左右。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
  


  
    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萬物歸之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
  


  
    往而不害，安平泰。
  


  
    樂與餌，過客止。
  


  
    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
  


  
    視之，不足見；
  


  
    聽之，不足聞；
  


  
    用之，不可既。
  


  三十六章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疆之。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疆。
  


  
    魚不可侻於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三十七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
  


  
    不欲以靖，天下將自正。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下德為之而無以為。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則攘臂而扔之。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處其實，不處其華，故去彼取此。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其致之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
  


  
    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蹷。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是其以賤為本也？非歟？故致數譽無譽。
  


  
    不欲碌碌若玉，落落若石。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而勤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下士聞道，而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故建言有之曰：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
  


  
    上德若谷，大白若ꑾ，廣德若不足，
  


  
    建德若媮，質真若輸。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袌陽，沖氣以為和。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侯以自稱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
  


  
    彊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學父。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聘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稀及之矣。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滿若盅，其用不窮。
  


  
    大直若詘，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躁勝寒，靖勝熱，知清靖以為天下正。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播；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憯於欲得。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四十七章


  
    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以知天道。
  


  
    其出镾遠，其知镾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四十八章


  
    為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則無不為。
  


  
    將欲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
  


  
    聖人之在天下，歙歙焉，為天下渾渾焉。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咳之。
  


  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而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夫何故也？以其無死地焉。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可以為天下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守柔曰彊。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服文采，帶利劍，猒飲食，貨財有餘，是謂盜夸。
  


  
    盜夸，非道也哉！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撥，善袌者不脫，子孫祭祀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
  


  
    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
  


  
    修之天下，其德乃溥。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
  


  
    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
  


  
    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
  


  
    蜂蠆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脧作，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不㱊，和之至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則彊。
  


  
    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也，言者不知也。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
  


  
    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
  


  
    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
  


  
    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
  


  
    故為天下貴。
  


  五十七章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镾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民多智慧，而衺事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靖而民自正，
  


  
    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五十八章


  
    其政閔閔，其民偆偆；其政詧詧，其民缺缺。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孰知其極？其無正衺，正復為奇，善復為袄。
  


  
    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夫惟嗇，是以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以道沷天下者，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六十一章


  
    大國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
  


  
    牝常以靖勝牡，以其靖，故為下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於小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於大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不善人之所保。
  


  
    美言可以於市，尊言可以加於人。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進此道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
  


  
    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
  


  
    故為天下貴。
  


  六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圖難乎於其易，為大乎於其細。
  


  
    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
  


  
    為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
  


  
    合袌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民之從事，常於其幾成而敗之。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六十五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民之難治，以其多知也。
  


  
    故以知治國，國之賊也；不以知治國，國之福也。
  


  
    常知此兩者，亦稽式也。能知稽式，是謂玄德。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復至於大順。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
  


  
    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為百谷王。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
  


  
    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
  


  
    是以聖人處之上而民弗重，處之前而民不害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猒，不以其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吾大，似不肖。
  


  
    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吾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是謂入死門！
  


  
    夫慈，以陳則正，以守則固。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六十八章


  
    古之善為士者不武也，善戰者不怒，
  


  
    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曰：「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
  


  
    禍莫大於無敵，無敵則幾亡吾寶。
  


  
    故抗兵相若，則哀者勝矣。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
  


  
    言有宗，事有主。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
  


  七十一章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吾病。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無狎其所居，無猒其所生。
  


  
    夫惟無猒，是以無猒。
  


  
    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自愛而不自貴。
  


  
    故去彼取此。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此兩者，或利或害。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
  


  
    默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七十四章


  
    民常不畏死，如之何其以死懼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而殺之，孰敢也？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
  


  
    夫代大匠斲者，稀不自傷其手矣。
  


  七十五章


  
    民之飢者，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
  


  
    民之難治者，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
  


  
    民之輕死者，以其上求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夫惟無以生為貴者，是賢於貴生也。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
  


  
    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故：堅彊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
  


  
    是以兵彊者則不勝，木彊則共。
  


  
    故堅彊處下，柔弱處上。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者歟！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惟道者乎？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邪。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故聖人之言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之主；
  


  
    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主。」
  


  
    正言若反也。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善言不辯，辯言不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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